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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青年参政意识的历史发展 

及现实启示 

 

吴军民 

 

 

澳门是一个年轻化的社会。据1991年人口普查，35.55万常住人口中，30岁以下的占51.5%。青年在

澳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澳门青年参政的历史回顾，探讨回归后青年参

政意识及其挑战。 

 

一 

 

澳门是多元文化影响下的“移民社会”。自16世纪中叶葡人东踞澳门后，四百多年来这里成为西方

文化与东方文化交汇、碰撞的前沿。葡萄牙文化、西方天主教、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都对澳门产生过影响。1991年人口普查显示，澳门常住居民中97%是华人，2%是土生葡人，1%是葡籍人

士。相应地形成了三种社会政治文化圈：土生葡人，对澳门有强烈的归属感，他们不易融入外来葡人的

圈子，但却很少与本地华人来往；澳门华人，大多由大陆迁来，对大陆政治文化较为认可。这两部分人

对葡萄牙没有归属感。葡籍人士，主要来自葡国公民，作为政府在澳门的主要代理人，掌握了澳门的行

政立法大权，主导着澳门的政治权力中枢。这种特殊的社会构成并没有造就一种截然对立的文化形态，

相反，在相当长时期里主导民间政治价值取向的不是葡澳当局的官方文化，而是大陆的政治格局与传

统，由此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而又互相渗透的澳门水土文化。众所周知，与香港不同的是澳门主权从未

割让给葡萄牙，大众政治文化很少受葡人文化的控制。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历代中

国政府。所以澳人认同中国文化，为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深感骄傲。 

受着独特社会政治文化圈的影响，澳门历史深深地烙上了“自治”的印记。1583年澳门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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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会成立。葡萄牙人依照本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进行内部自治，维护葡人社群利益。与此同时，又

遵守中国的法律，对广东地方当局恭顺臣服，实行双重效忠。而明清政府也一直保持主权以及对居澳华

人管理的权力，直至1849年澳门总督亚马留将清政府驻澳官员驱逐出澳后，才打破了两百多年华洋共处

分治格局。但习惯了议事会管理模式的澳门居民包括居澳华人在内，并不支持亚马留的殖民行动，从而

部分地导致澳门的政治法律地位长时间不甚明朗。尽管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承认了葡国

“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利，且1928年《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又缓解了粤澳划界矛盾与纠纷，但它们均不

同程度地回避了澳门主权问题，这大大影响了葡人统治澳门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华人也一如既往，继续

生活在葡萄牙人法制之外。 

上述澳门政治和历史文化特点，是我们研究澳门青年政治文化时不能忽视的。 

 

二 

 

20世纪以来，澳门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具有殖民主

义色彩的共处分治，以葡人管治为主时期；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为逐步独立于葡国之外的

华洋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时期；第三阶段，80年代末以来，为加速本地化进程向澳人治澳转变的过渡时

期。由此，这一独特的政治历史环境所孕育的青年现代民主思想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该认识笔者

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参政意识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碰撞 

这里的“参政”主要是指华人青年参与葡澳当局对全社会进行管理。青年对自治社群圈内事务的参

与早已有之，在此不作赘述。如前所述，由于澳门政治法律地位一直悬而未决，中葡两国均未能在澳门

充分行使权力。为便于管理，葡萄牙当局在1909年出台了一项《华人风俗习惯法典》，对澳门华人的传

统做出某些照顾，但原则和法律上，葡萄牙对所有居澳人一视同仁。华人传统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并确

认了华人在澳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尽管他们仍生活在殖民体制之外，没能进入政府主导层，但为社会

敏感性最强的群体——青年走上政治舞台，施展才华，带来些许希望。 

受传统影响，澳门青年对华洋共处分治较为认同，华人社群自治是他们所乐意维护的管理形式。这

种状况是澳门历史的必然产物，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具备现代政治管理的功能，其核心价值观不利

于现代民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极易走向极端——无政府主义。而澳门的历史又为这种极端思想的产生

提供了可能。澳门现行行政体制是根据1933年葡萄牙的宪法性文件《殖民条例》而设立的。该文件单方

面地把澳门列为葡国的海外殖民地，规定了澳门殖民公务员体制，葡人掌管了澳门的行政立法大权，几

乎所有公职均成为葡人专利。由此在华人中造成这样一种心态：一方面是无奈地居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之下，另一方面是对殖民运动的抵制。1966年“一二·三”事件，使葡人管治澳门的基础和权威严重受

挫，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在独裁与无政府两种极端社会政治现实的冲击下，澳门青年面临着一个艰难

的抉择：是甘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还是维持共处分治的现状？抑或是担起一个大责任，实现澳门回

归，祖国统一？回归祖国，实现统一是全体华人的共同心愿，青年责无旁贷。对这一历史使命的认识与



认同，表明澳门青年已开始反诸其身，认识到自身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欠缺。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为他

们在七、八十年代革故鼎新创造了思想条件。 

 

（二）社群分治的历史与民主的统一要求的融合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澳门青年冷漠政治、参政意识淡薄，是由于政治体制长期将华人排斥在外，青

年失去参政权利的话，那么进入70年代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了民主革命，推

翻独裁政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在遵守该章程及葡国法律条件下，澳

门享有行政、财政及立法自治权。除澳督咨询会以间选形式开放席位为社会团体外，澳门首届带有较浓

民主色彩的立法会17位议员中，有6位直选产生，5位通过间选产生，5位由澳督委任。政治环境的宽松与

改善，吸引了部分澳门青年精英参加到澳门政治生活中。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标志着澳门进入过

渡时期。处于过渡时期的青年摆脱了游移不定的观望心态，这一点与过渡时期香港青年有很大不同。澳

门青年深深认同大陆文化，对葡澳政府历来缺乏归属感，甚至可以说澳门本地青年比新移民更爱国。但

是，随着回归日期的迫近，传统社群分治的惯性思维给青年参政带来的影响具有双刃性，由此这一时期

的青年参政意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自主自决意识 

它与澳门华洋共处分治的历史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由于政权因素对华人社群圈内事务影响较少，凡

事多在圈内依靠传统习惯解决，但若是视野只局限于此，对社会其他事务不甚关心，那并不是好事。事

实也正如此，由于澳门青年没受到过类似大陆“文革”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能够比较平静地对待

中西文化，形成近乎独立的政治个性，对政治运动表现出鲜有的冷静。这既是他们的优点，也是未来特

别行政区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2、协作、参与和政治责任感 

在澳门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受西方现代民主意识与思想影响，注重社会参与和协

作，力图增强对澳门诸多生活领域的影响。他们并不满足于上代人几十年的惨淡经营，而是希图承担更

大的社会责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于文官制度化、行政现代化和公务员本地化工作开始缓慢启

动，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为青年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进入政治上层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传统分

治思想的负面影响，青年在团队协作和法律观念上尚须加强，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民主生活的要求。 

3、国家意识 

澳门居民具有悠久的爱国传统，国家意识鲜明而深刻，《联合声明》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升华了居澳华人这一强烈而执着的情感，并在宪法性法律文化上加以确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这样说，《联合声明》与《基本法》构成了澳门青年国家意识的核心内容。同时，这也表明澳门青年在

回归后应将这一意识化为实实在在的统一国家观，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坚持“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治制度。 

 

（三）政治倾向明朗化和民主价值观成熟的呼应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澳门青年政治文化呈现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青年组织、社团的成

立及其活动方面。据统计，澳门目前有40多个在青年厅注册的青年组织。这些青年社团大多是志同道合

的各业青年及在校学生自愿集社而成，他们均有明确的章程、宗旨，并以各种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赢

得了青年们的广泛支持与参与。他们全方位多角度地发挥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如“澳门青年商会总

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等，有力地提高了青年主体意识水平，增强了统一国家意识，促进了

健康社会观、民主观的形成。 

政治倾向性的增强，伴随着民主（政治）价值评价的成长与成熟。澳门大学余振教授曾做过一次调

查：发现青年对葡澳政府的信任度不到38%，对澳门的政治和司法制度感到骄傲的，分别是43%和35%。青

年对澳门政治体制的认同感普遍偏低，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澳门现行民主政治体制的不满，与潜力优

厚的香港比，多了份自卑与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希望变革现存政制，公平竞争，加快本地化

进程，充分发挥“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优势，创建一个繁荣、稳定、健康的新澳门。另外，也应注

意到政治倾向性的强化具有双重性。对民主的忠诚情感不能替代对民主的理性判断，对政治系统的情感

承诺过于强烈，会给民主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适当地对青年政治倾向加以引导和矫正，培养他们树立合

乎国情的民主价值观，将是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务。 

 

三 

 

当代澳门青年正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急剧变化的时代。跨国传媒的推波助澜、促进了西方现

代民主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目标的形成。科伦坡大学社会学

教授S.T.赫蒂盖认为，全球力量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跨国界渗透会给亚洲社会生活，特别是青年，在

国家观、生活方式、青年作用等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前沿的澳门，回归后在青年社

会参与方面将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人才培养与信心重建 

近年来，澳门政府和私营机构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在中小学校师资培训上下了不少工夫。当局于

1989年开始推行教育改革，《澳门教育纲要法》也在1991年颁布生效。在青年教育方面，政府一方面通

过收购东亚大学创设澳门大学，初步建立起澳门高等教育体系，加速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大量

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采取“赴葡就读”“赴京就读”等一系列措施，鼓励本地青年赴外地深造，教育

面貌有了显著改观。但是由于澳门教育强调应用型、复合型、交叉型人才培养，推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忽视对青年进行心理建设和信心教育，从而导致了青年在信心、心理上的两个怪圈，外来青年对澳

门社会的认同以职业或生存认同为主，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自身职业技能基础之上；而本地青年在激烈

的竞争面前，与港台青年相比，则有着一种“底气不足”的反应。因此，在未来澳门青年人才培养中，

培养青年树立自信、自尊、自强意识，加强青年心理建设，当是应有之义。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归属感 



青年对葡澳政制的低度认同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缺乏澳门本土自豪感。这一结果值得深

思。尽管我们可以从澳门人口构成（一半以上人口为大陆移民且一半人口居住不足15年）和教育（缺乏

公民教育与澳门历史、地理此类本土文化课程）上找原因，但问题的关键则在发挥青年社团作用，加强

沟通，引导青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效益事业，协助他们对社会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三）经济发展与政治意识 

受益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澳门经济随

波逐流地发展起来。“先天不足”（地域狭小、资源贫乏）和“后天失调”（知识技术薄弱与基础设施

不足）是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反映在青年社会意识上很可能是两种极端：愤世嫉俗或政治冷漠。

两者中任何一种倾向，对未来青年民主思想的健康发展都可能是灾难性的。这不仅因为青年是澳门社会

的主体，更出于这两种极端思想会给创建一个民主、高效、廉洁、开放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带来莫大

困难。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引导青年树立“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主流意识，是未来特别行政

区政府又一项重要工作。 

 

（四）参政水平、能力与政治热情 

随着回归，澳门各种社会力量重新整和，各种集团纷纷崛起问政，力图在未来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

作用。这是可喜的现象，反映了澳门人民参政意识水平的提高，但也应看到，这些集团能否顺应形势、

代表民意尚需实践检验。未来澳门行政需要一大批思想独立开放、有爱国心、守法、训练有素且熟谙行

政运作的青年。因此，为承担这一使命，青年既要有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水平的参政议政知识与能力，

又要目光长远敏锐，视野开阔，理性地应对形式的变化，展示澳门青年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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